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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是笔记小说发展的鼎盛时期，笔记小说中的名量词数量多，覆盖面广，其语法特

征既体现了量词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有自身的特色。 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语法特征较前代发

展得更为成熟，词法方面的形态变化、构词方式，句法方面的组合能力、句法功能已经与现代汉语

相差不大，只是某些具体组合的搭配范围和用法的发展还不够充分。 另一方面，由于笔记小说存

古现象突出，仿古意味浓，因此留存了部分古汉语量词特征，如数词与名词直接组合或数量结构后

置限定中心词的用例依然很多，但与古代汉语中强调计数功能不同，清代笔记小说中这类结构所

突显的焦点信息在于其所限定的名词。 总体来说，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的现代汉语语法框架已经

基本形成，语法特征与现代汉语基本一致，为近代汉语量词向现代汉语量词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
在量词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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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汉语量词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有所拓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内容和数量上

看，清代量词研究仍然相对薄弱，一是还没有专门的清代量词断代研究，二是清代专书专题研究成果相

对较少，实乃汉语史研究和量词研究的缺憾。 清代笔记小说是清代书面语的代表，研究其中的语言对于

近代汉语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受近些年汉语研究注重口语文献影响，已有的清代量词专

书研究主要以白话小说为语料，认为笔记小说中的古汉语遗存是对先秦汉语的简单模仿和继承。 实际

上，即便是刻意拟古的唐代古文运动中的作品，与先秦时期的古汉语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有其自身的

时代特征。 再者，白话小说口语化程度虽高，但易受文学创作区域性差异影响，往往有特定的方言背景。
同时，受内容和语体风格所限，日常用语之外的词汇，很难进入白话小说。 所以，从白话小说中获得的语

料，还是不够全面。 笔记小说文体随意性较强，作者行文较少受束缚，能够信笔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
感，下笔文白夹杂、不避俚俗，因此保存了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等方面的词汇。

名量词在清代笔记小说量词中数量占比大，构成了清代笔记小说量词的主体部分。 作为量词次类，
名量词本身具有一系列区别于其他词类的鲜明的语法特征。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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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作为研究对象，①该书收录了《筠廊偶笔》《檐曝杂记》《冷庐杂识》等 ２１
部笔记小说，成书年代从 １６７２ 年至 １８３７ 年，基本能够涵盖清代大部分时段。 通过对 ２１ 部笔记小说中

的名量词进行穷尽式考察，与前代和现代汉语进行历时比较，从词法特征和句法特征两方面描写清代笔

记小说名量词的形态变化、组合能力和语法功能，进而分析、归纳其语法特征，力图探求清代名量词的发

展状况。

　 　 一、词法特征

从构形法和构词法两方面分析，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词法特征如下：
（一）构形法

按葛本仪先生的阐述，词的形态变化的方法就是构形法。 汉语是一种形态变化很不丰富的语言，只
有个别词类存在一些形态变化。 量词重叠是其中的一种。［１］１３１

在清代笔记小说中，名量词重叠主要有“ＡＡ”式、“ＡＡＢＢ”式、“一 ＡＡ”式、“一 Ａ 一 Ａ”式及其繁复

形式。
１．“ＡＡ”式。
“ＡＡ”式单个名量词重叠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但和名词重叠还是没有完全分家。 在清代笔

记小说中，单个名量词“ＡＡ”式重叠比较常见，在句中可作主语、谓语、定语、状语等，未见宾语和补语的

用例。
（１）作主语时，多为承前省略中心语，表示“全部”“周遍”义。 如：
　 　 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亦问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吃饭著衣裳，汝在那一行？”（履园丛话卷二

十四，四．３７４１）
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涝，岁饥，处处入告，非圣躬远幸之时。 （归田琐记卷四，四．３８２０）
但须处处出人头地，不被人笼罩，即得之矣。 （浪迹三谈卷一，五·４２７２）

在清代白话小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中，量词重叠作主语，后边一般有“都”与之呼应，如《儒林

外史》中有“国家承平日久，近来的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红楼梦》中有“黛玉笑道：‘个个

都好。’”“刘姥姥道：‘我知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明代《六十种曲》和清代笔记小说类似用法中没

出现“都”，可能与语体有关。
（２）作谓语时，一般用于描摹主语的情状，颇具文学色彩。 语法意义表示“多”“绵绵不尽”，有主观

大量的意味。 如：
　 　 田赋重重，未必取十千而税十一；良田叠叠，还恐宜于古而不宜今。 （坚瓠癸集卷二，二·
１４６６）

重华协于蒂，人夸台阁层层……（坚瓠癸集卷四，二·１５０８）
生令秉烛观之，胭脂点点，娇楚可怜。 （耳食录卷三，大观二十七·３３）

（３）作定语时，有两种情况。 一是作宾语的定语，语法意义表示“多”或“绵绵不尽”之义。 例如：
　 　 若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属十数字而不断，萦结如游丝一片，乃不善者之大病也。 （茶余客话卷

十七，三．２９０２）
二是作主语的定语。 这种情况下量词“ＡＡ”式重叠的语法意义有的表示“多”或“绵绵不尽”义，如：
　 　 未几，葛敝，缕缕风雪中自若。 （虞初新志卷十五，一．４４４）

重重妙影随机现，都在众生心地开。 （虞初新志卷十五，一．４４５）
有的表示“逐一”“每”等逐指意义，如：
　 　 点点猩红亲染出，不是胭脂，不是鹃啼血。 （履园丛话卷二十一，四·３６７１）
在现代汉语中，量词“ＡＡ”式重叠在句子中充当宾语的定语得到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适用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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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扩大了，使用频率增加了。 如“草地上盛开着朵朵鲜花”“耳边飘来阵阵歌声”“天空中落下点点

细雨”等。 此外，量词“ＡＡ”式重叠还可以作介词宾语的定语，表示“多”“绵绵不尽”之义，如：
　 　 在重重朵云的上面。 （凌叔华《登富士山》）
（４）作状语时，描摹色彩浓郁，语法意义不完全一致，如下面前两例尚可认为在“连绵不尽”或“逐

一”义之间两可，而后两例则可以确认为表示“逐一”义。
　 　 妾幼梦手折一花，随风片片着水，命止此矣。 （虞初新志卷一，一·２３３）

莫谓山中无甲子，素珠粒粒纪时辰。 （虞初新志卷十五，一·４４５）
　 　 以指微跑，则绢素如灰堆起……非若伪造者，以药水染成，无论指跑，丝丝露白，即刀刮亦不成

灰，嗅之气亦不雅也。 （茶余客话卷十七，三．２９１３）
事定，诸将弁百计出其尸，颅骨皆寸寸断矣。 （啸亭杂录卷九，五·４５９７）

２．“一 ＡＡ”式。
“一 ＡＡ”式量词重叠形式出现于唐代，是量词重叠与名词重叠的正式区分标志，在之后得到发展。

明代以后，到清代笔记小说中“一 ＡＡ”式重叠形式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句法功能与现代汉语相差不

大，可作主语、谓语、定语、状语、补语，语法意义与“ＡＡ”式一致。 如：
　 　 一声声，怎生得梦儿成。 （坚瓠丁集卷四，一．９８９）

可怜垂柳色，吹绿一条条。 （秦淮画舫录卷下，六．５７８３）
何不调青兼杀粉，一枝枝、也画花魂瘦。 （秦淮画舫录卷下，六．５８１５）
珍惜春风歌舞衫，花冠艳簇一团团。 （秦淮画舫录卷下，六．５７９８）

清代笔记小说中“一 ＡＡ”式量词重叠用例多见于诗词，这与“一 ＡＡ”式结构在语用上的描摹作用有

关。 在现代汉语中，“一 ＡＡ”式量词重叠的句法功能进一步发展，可作宾语，如“这个汤是好不容易煮

的，你好歹尝一点点。”
３．“一 Ａ 一 Ａ”式。
本文检索的语料范围内，此种用法只见一例，用作状语，表示逐指，强调“逐一”的意味比“一 ＡＡ”式

更强烈。 如：
　 　 譬如为山，将土一篑一篑堆积上去，自然富矣。 （履园丛话卷七，四．３３８５）
“一 Ａ 一 Ａ”式元代萌芽，清代、现代才兴盛起来。［２］在清代白话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中“一 Ａ

一 Ａ”式量词重叠用例更多一些，以状语为主，还可充当定语、主语等，充当主语时语法意义表示“每
一”，充当定语时表示“多”“连绵不尽”。

在“一 Ａ 一 Ａ”式重叠的基础上，还出现了如下用例，可视作现代汉语中“一 Ａ 又一 Ａ”的雏形。 如：
公与费且饮且谈，而某副将从旁默饮，一杯复一杯，不敢留涓滴也。 （归田琐记卷四，四．３８６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清代笔记小说中量词重叠形式已经与现代汉语差异不大，“ＡＡ”式、“一 ＡＡ”

式、“一 Ａ 一 Ａ”式量词重叠形式都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 “一 Ａ 一 Ａ”式及其繁复形式“一 Ａ 复一 Ａ”
也开始出现。 当然，与现代汉语相比，清代笔记小说量词重叠形式还不够丰富，如“一 Ａ 一 Ａ”式用例

少，繁复形式只有“一 Ａ 复一 Ａ”式，没有“一 Ａ 又一 Ａ”和“一 Ａ 接一 Ａ”等；也没有“一 Ａ 一 Ａ”中间加

形容词的扩展形式，如“一大片一大片”“一小点一小点”等，这些丰富的量词重叠变式在清代笔记小说

中都没有出现。
（二）构词法

构词法指的是词的内部结构规律的情况。 也就是词素组合的方式和方法。［１］１０８清代笔记小说中的

名量词的构词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１．名量词加词缀“儿”“子”。
据张赪考察，量词加词缀“儿”在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中就已经产生了。［３］ 量词加词缀“子”，苏

旸认为产生于五代时期。［４］清代笔记小说中名量词加词缀“儿”“子”的用例，都存在于转引的诗词或对

话中。 例如：
　 　 你看秀才头上一丢丢儿锡的，也值三百两，难道吾这里不该五六万？ （坚瓠续集卷四，二．１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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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 （浪迹续谈卷六，五．４２２０）
《锦绣万花谷》载后二句，云“谁家镜匣参差盖，露出清光些子儿”，尤觉善状。 （坚瓠乙集卷二，

一．７４０）
若肯妄为些子事，何须更泛孝廉船？ （冷庐杂识卷一，六．４９４９）

在元代及明代，“儿”和“子”作为词尾，其构词能力继续扩大。 在清代白话小说中，名量词加后缀

“儿”“子”的用例也比较常见，如《红楼梦》中有“一个儿、一点儿、一块儿、一头儿”和“两件子、这点子、
两个子、两块子”等，［５］《儒林外史》中名量词加后缀“儿”只有“一堆儿”这一例，加“子”的有“一席子、一
桌子、一肚子”等。［６］这种差异可能与作品的方言特色和语体格调有关，《红楼梦》有北方方言背景，北地

语言“儿化”较多，后缀“子”在口语中也较为常用；《儒林外史》带有江淮方言特色，口语中较少“儿化”
现象，而后缀“子”使用相对广泛。 笔记小说为书面语体，行文追求古雅，拟古存古现象较白话小说突

出，口语色彩弱，方言倾向性小，因此作品中“子”和“儿”作为名量词词缀的用例少。 在现代汉语中，这
种构词方式得到继承和发展。 例如，量词重叠形式（ＡＡ 型）带后缀“儿”的现在还在用。［６］ 量词加后缀

“子”从借用自容器和人体器官的容载量词扩大到集合量词，可以表达特定的感情色彩，如“一点儿好

感”“一伙子强盗”“一窝子笨蛋”等。
２．“名＋名量”式的复合名词构词状况。
名量词不仅能够后加词缀，而且自身也能弱化成词缀构成“名＋名量”式复合名词。 清代笔记小说

中，“名＋名量”式的复合词有“花朵、官员、册页、画册、诗卷、酒杯、茶杯、灯盏、银两、名次、物件、人口、人
群、僧众、纸条、马匹、牛只、船只、车乘、车辆”等。

这种构词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如“车乘、蒜颗、书本、马匹、首级、荆株、钗朵” ［８］１６。
现代汉语中这类词更多，任学良举例有 ３８ 个。［９］纵观“名＋名量”式复合名词发展状况，可以看出：

第一，这种构词法所形成的词的数量总体呈增加趋势，这说明名量词弱化为词缀后的构词能力在不

断增强。
第二，“名＋名量”式构词法所形成的词在各个时期发展状况是不同的。 如清代笔记小说中的这类

词发展到现代汉语有四种不同情况，有的是形式和意义被全部继承，如“花朵、官员、画册、诗卷”等；有
的是意义没变而表现形式有异，清代笔记小说中“车乘” “车辆”共存，处于过渡时期，现代汉语中，“车
乘”被“车辆”取代；有的形式不变而指称事物意义发生变化，如“灯盏”，有的被淘汰，如“牛只”。

３．“名量＋名量”式复合词的构词状况。
这种构词形式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产生，清代笔记小说中“名量＋名量”式复合词有如下两种：
第一种是“名量＋名量”式复合名词。 由于名量词本身来源于名词，因此这种构词法中的某些词素

从历时层面看，究竟是量词还是名词，性质尚存疑。 姑且采用刘世儒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
的说法，当独立用时可以是量词，那么在构词法中就作量词看待，构成的结果却是名词。 所举的词例有

“斤两、分两、斤合、尺寸、顷亩、部帖、章篇” ［８］１７。 按此标准，在清代笔记小说中，这类词有“等级、升斗、
尺寸、斤两、分寸、等第”等。 现代汉语中除“等第”被淘汰外，其余均沿用，且该类复合名词数量进一步

增多。
第二种是“名量＋名量”式复合量词。 在清代笔记小说中，仅见“员名”的用例：
　 　 遇有奏报，即于进剿官兵内择妥干马壮者数十员名，长川送黑山门交递。 （啸亭杂录卷五，五．
４４８２）

将左翼之健锐营、右翼之外火器营官兵，每翼各派三百五十员名乘马向前雁翅排列。 （竹叶亭

杂记卷一，五．４７８１）
宋代《三朝北盟会编卷第五十九》有“召募十员名差拨人马”，元明清文献中“员名”用例也十分常

见，但“员名”和“员”“名”同时存在，都可用于称量“将官、士兵、打手”这类名词，不符合语言经济学原

则，也不符合语言使用中量名搭配习惯，发展到现代汉语中，“员名”遂舍弃不用。 现代汉语除了“名量＋
名量”构成复合量词，如“台套、吨公里”等，还有“名量＋动量”“动量＋动量”构成的复合量词，如“架次、
人次”“场次”等。［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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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名量＋数”复合名词的构词状况。
“名量＋数”构成名词的构词法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经产生，刘世儒举的词例有“枚数、头数”

等。［８］１８在清代笔记小说中有“名数、分数、卷数”等用例。 现代汉语中，除度量衡量词和不定量集体量词

外，大部分名量词后都可加“数”，构成名词：如个数、本数、岁数、样数、间数、只数、根数、碗数，等等。
５．外来复音量词。
清代国门被打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往来日渐频繁。 同时，在国内也增多了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往

来。 在汉语量词中就体现了这种社会开放发展带来的影响，清代笔记小说中称量货币的度量衡量词出

现了“普儿”“腾格”这两个外来语。 如：
　 　 查新疆钱法，旧以五十普儿为一腾格，今定以百普儿为一腾格，每腾格直银一两，即合于古者当

十之大钱，当日定制，似即因银少之故，迄今行之，并无格碍难通，则内地又何妨仿照办理。 （浪迹

丛谈卷五，五．３９８１）
铸乾隆通宝，每文重一钱二分，抵银一分，每百为一腾格。 回子私用，每五十呼一腾格，犹之内

地呼小钱也。 （茶余客话卷十三，三．２７９２）
普儿，即普儿钱，是清代新疆、西藏等地区通行的一种货币。 乾隆时在阿克苏设局制造，质以红铜为

之，正面书“乾隆通宝”，背面标“阿克苏”，左满文，右维吾尔文，重二钱，每钱五十文。 嘉庆以后所铸仍

多用乾隆字样。 “普儿”有时也写作“普尔”“普耳”，用字尚不统一，说明当时规范化程度欠缺，作为译

音汉语外来词的地位尚不稳固。 如：
　 　 西域贡赋以钱折银，名曰腾格，又曰普耳。 一作普儿。 计一腾格，为钱五十文，普耳之数，又少

于腾格。 （茶余客话卷十三，三．２７８８）
回俗以十为数，计一帕得中土五石有奇。 钱曰普儿，皆委伯克以司铸焉。 （啸亭杂录卷十，五．

４６５１）
乾隆二十七年有阿奇木莫萨者，于正贡外索普尔钱二十千文，办事大臣海明查出，即将此钱作

为正赋。 （竹叶亭杂记卷五，五．４８６１）
五四以后，这类汉语外来复音量词进一步涌入，如“先零”“普特”等，但大部分后来并未通行，一是

由于这些货币退出流通领域，相应的度量衡量词自然不再使用；二是音译汉语外来词不太容易被汉语词

汇系统所吸收，在汉语译词中，“意译比音译更有发展前途” ［１１］，如“法郎”“美元”已经完全融入汉语词

汇系统。

　 　 二、句法特征

清代笔记小说中名量词的组合能力、语法功能相较前代更趋于完备，总体上呈现出向现代汉语成熟

阶段过渡的特征。 但因为笔记小说存古现象较白话小说突出，仿古意味较浓，因此留存了部分古汉语量

词特征，如数词与名词直接组合，或数量结构后置限定中心词，作为特例本文不再多加讨论。 下面从组

合能力和语法功能两方面入手，探讨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的句法特征：
（一）组合能力

名量词的粘附性决定其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和其他成分组合后再与名词相搭配。 清代笔记小说中

的名量词可以与数词、代词、定词、形容词组合。
１．与数词组合。
清代笔记小说中的名量词与数词相结合，构成数量结构，体现了历代量词的普遍规律，但也呈现出

了自身的发展特点。 如与之组合的数词“二”和“两”在数量结构中表现出不同发展态势。
（１）与基数词组合：
　 　 两个爹娘，又是残年。 （冷庐杂识卷八，六．５２７３）

四十里外，有此两层扼隘。 （归田琐记卷卷一，四．３７７１）
每一朝止食山药两片。 （履园丛话卷一，四．３２３６）
又贡皇太后驯象二只、毡缎缅布等物。 （啸亭杂录卷五，五．４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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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还索牛，舅曰：“？ 牛二头已死。”（冷庐杂识卷六，六．５１７３）
清代笔记小说中，“二”与量词依然具备相当的组合能力，但与“两”相较，明显式微。 书中用例有

“二头、二只、二本、二处、二章、二首”等，但几乎都出现在“名词＋数量”结构中，可以看作是文言句法在

笔记小说这一文体中的留存。 而与“两”结合的量词更为丰富多样，且语法位置更为灵活，既可位于名

词之前，也可位于名词之后。 在现代汉语中，除交际场合、特殊文体或表示序数，如“二位请”“兹有学生

二名”“综合二处”等，“二”一般不出现在量词前。
（２）与序数词组合：
　 　 魏元丕碑，泰安赵氏所藏，世无第二本。 （履园丛话卷九，四．３４１４）

此名容园，为吾扬州园亭第一所。 （归田琐记卷卷一，四．３７６８）
惟视管子第一本上有国初徐树丕印记，则知为墙东老人所钩无疑矣。 （履园丛话卷九，四．

３４１３）
次稍后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为诸皇子致祭立杆石座，诸王、贝勒、公等各依次序

列，均北向。 （啸亭杂录卷八，五．４５６７）
（３）省略数词“一”：
清代笔记小说中也有少数名量词单独使用而省略了数词“一”的，这些量词或与动词组合，或与代

词组合，或与形容词组合，放在中心语之前。 如：
　 　 其时有儿童嬉戏，或据地互相痛扑，至于委顿，曰：“须自幼炼铜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

也。”（柳南续笔卷三，三．２３８５）
要晓得老年人的性情，倒像了个婴年，定然是颠颠倒倒，倒倒颠颠。 （冷庐杂识卷八，六．５２７３）
也只为爱极生怜，到今朝换你个千埋百怨。 （冷庐杂识卷八，六．５２７３）
指陈世凯曰：“好个将官，可称为陈铁头！”（浪迹续谈卷五，五．４２０１）

名量词的这种用法在中古以后就已经出现了。 清代笔记小说中量词前面省略数字“一”的用例多

见于转引的对话中，主要见于量词“个”。 清代白话小说中这种用例更多，量词更丰富。 可见名量词的

这种用法在清代口语中使用已经十分普遍。
２．与代词组合。
清代笔记小说中名量词可与指示代词“这、此、每、各、诸”组合，未见“那”“彼”组合。 如：
　 　 “阿堵”犹言这个也。 （冷庐杂识卷一，六．４９４９）

据称此项器械向系兵丁自备，并无照验之例，官既不加督责，兵丁乃多不整齐。 （竹叶亭杂记

卷一，五．４７８９）
每两索火耗银二钱。 （归田琐记卷五，四．３８３６）
且随时开采，每得铜一斤，除矿费运费鼓铸各等费，总可净余银六两有零。 （归田琐记卷二，四．

３７８８）
以上诸品各色不同。 （竹叶亭杂记卷八，五．４８９９）

也可与疑问代词“何、几”组合。 如：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此是何等醇谊！ “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
此是何等高识！ （浪迹丛谈卷十，五．４０８５）

也有几个好相知，常来看看。 （冷庐杂识卷八，六．５２７４）
席地铺将几片氊，羊羔牛犊系当前。 （竹叶亭杂记卷六，五．４８８１）

此外，清代笔记小说中的少部分名量词可以出现在指示代词、疑问代词之后，承前省略后边的名词，
指称整个数量名结构。 如：

　 　 其长公子怀亦亭云麾新方十余岁，以为不可，曰：“大人不取此项，不足为廉。”（竹叶亭杂记卷

五，五．４８６１）
人讶而问之，曰：“老夫一生受用，都在这个，失去便无处立脚矣！”（柳南随笔卷二，三．２２７４）
伍对曰：“园中梅子，不消几个便酸牙。”（檐曝杂记卷五，四．３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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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与代词的组合能力看，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残留了较多中古汉语特征，如“此”的使用频率远

高于“这”，没有发现“那”的用例；疑问代词只有“几”“何”，没有出现“那（哪）”。 对比同一时期清代白

话文小说，则与现代汉语相近，“这” “那”较为常用，“这”的使用频率高于“此”，出现了疑问代词“那
（哪）”的用例。 但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与代词组合后省略中心词，指称整个数量名结构的用法，已经与

现代汉语相同。 由此可见，清代社会语言使用中，书面语和口语分化现象仍然突出，笔记小说行文追求

古雅，导致了上述这种人为的存古现象。
３．与定词组合。
所谓“定词”，是指“满、全、许多、好多”一类词，这些词既不同于数词，又不同于指示代词。 它不说

出具体的数目，只指出相对的数量。［１２］清代笔记小说中与名量词组合的定词有“半、合、满、全、数、若干”
等。 如：

　 　 今人用一碗半碗以治小儿，死者八九。 （冷庐杂识卷四，六．５１０７）
合城宾僚来观礼者秩如也。 （浪迹三谈卷四，五．４３０８）
尝题联斋壁云：“志不求荣，满架图书成小隐；身难近俗，一庭风月伴孤吟。” （冷庐杂识卷二，

六．４９８５）
近日梨园有演大红袍全部者，其丑诋江陵张文忠与奸佞同科，并形容其子懋修等，为乱臣贼子

之不如，殊为过当。 （浪迹丛谈卷六，五．４００８）
按孙月峰言徐文贞家有此图数本，多为人乞去，今有最下一临本尚存，犹自可喜。 （浪迹丛谈

卷九，五．４０６６）
有顷，阍人以馈岁仪呈报曰：“此门生某爷某爷所送若干封。”（归田琐记卷六，四．３８５６）

现代汉语中，与名量词组合的定词更多，如“好多”“许多”等也经常与量词组合。
４．与形容词组合。
《清代笔记小说大观》“数＋形＋名量”结构中，形容词位置上只有“小”“大”，名量词有“杯”“帙”这

类意义具体的容载类量词，也有“重、捆、块、片”等意义较为抽象的量词。 如：
　 　 旧闻曾宾谷先生每晨起必啖核桃一枚，配以高粱烧酒一小杯，酒须分作百口呷尽，核桃亦须分

作百口嚼尽……。 （浪迹续谈卷八，五．４０３４）
盖六洲尝修《雁荡山志》，此即其志稿中数条，至乐清日，蔡子树邑侯又以僧道融所刻《雁荡游

法》一小帙见示，皆足为导游之资也，因并记之。 （浪迹续谈卷三，五．４１６４）
须臾，连环上又加一小重，日在三环之中，而外又加一大环环之。 （履园丛话卷十四，四．３５４０）
本年八厅共禀称，浚船所带净柴，大捆者俱执以自卖，余柴概不交纳。 （啸亭杂录卷三，五．

４４２７）
其有强悍者，则以青石一大块凿穿，将铁链锁其足于石上。 （履园丛话卷十七，四．３５９９）
其有纯白、纯红、纯翠者，又有大片红花者、细碎红点者、虎皮者、红白翠黑杂花者，变幻花样，不

能细述。 （竹叶亭杂记卷八，五．４９１０）
“数＋形＋名量”结构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 《魏晋南北朝量研究》所举的用例中，形容词有“短、

大” ［８］１１。 明代文献的这一结构中，据叶桂郴考察，形容词只有“大、小”，主要用来称量“杯”。［１３］１０８清代

有继承也有发展，形容词位置上与明代相同，只有“大”“小”，数词有时可以省略，但名量词较明代有所

发展，表示抽象意义的量词使用频率增加，如“重、片”等。 总体上说，“数＋形＋名量”结构发展到清代，
在形式上与现代汉语基本一致，但现代汉语这一结构中的形容词和名量词更加丰富，除了“大”“小”，还
有“长、短、厚、薄、粗、细”等，出现了“一长段”“一薄片”“一短条”“一粗根”等用法。

（二）句法功能

除了省略数词“一”的数量结构外，单个名量词作句子成分的情况十分少见，一般都是与限定词组

合或自身重叠。 鉴于前文已经列举了量词重叠以及量词与代词、定词、形容词组合的用例，本节主要以

“数＋名量”结构为主考察数量结构的句法功能。
清代笔记小说中的数量结构在句中可以作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还可以充当同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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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作主语。
多表示分列并举，如：
　 　 若以事机不可缓，因旁言乱听，急忙应之，十件十错。 （归田琐记卷四，四．３８２２）

适阅良方集录中，乃知皮硝、六钱，拣净。 桑白皮二两，洗净，生者更佳。 二味本系洗眼仙方

……（浪迹丛谈卷八，五．４０３１）
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人，一个吃草，猜字一。 骚。 （归田琐记卷七，四．３８８６）

２．作谓语。
多表示记帐、列举说明等，如：
　 　 赏国王物件：龙缎二疋、福字笺二百幅、雕漆器四件、大小绢笺四卷、墨四匣、笔四匣、砚二方、玻
璃器四件。 （竹叶亭杂记卷一，五．４７９２）

五加皮四两，雄鸡一只，黑者更妙。 （浪迹丛谈卷八，五．４０３３）
向来荡内产柴，湿、干、枯递分三种。 （啸亭杂录卷三，五．４４２８）

３．作宾语。
（１）作动词宾语：
　 　 乃勉强割取一块，自入厨下，令秀才先在房中煮酒以待。 （归田琐记卷七，四．３８９４）

能于三十年后再发一株，递谢递开，方称长久。 （履园丛话卷七，四．３３６７）
枢直同人，各得一幅，余以未得大纸，不敢求。 （归田琐记卷四，四．３８６０）

（２）作介词宾语：
　 　 殿中对联数十，惟临海严孝廉乘潮作最佳：“看下方扰扰红尘，富贵几时，祗抵五更炊黍梦；溯

上界茫茫浩劫，神仙不老，全凭一点度人心。 （冷庐杂识卷一，六．４９３７）
昨安徽王晓林中丞植，向吴红生太守索余两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即系申明前疏未尽之意，且系

留中之件，未便宣布……（浪迹丛谈卷五，五．３９８０）
４．作定语。
这是数量结构的基本用法，出现频率最高，仅就三类情况举例说明。
（１）作主语的定语：
　 　 二分明月非古时，一片彩虹岂畴昔。 （浪迹丛谈卷二，五．３９４３）

有编为十字令者曰：“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

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归田琐记卷七，四．３８８２）
（２）作宾语的定语：
　 　 尝谓：“与其私千万卷于己，或子孙不为之守，孰若公一二册于人，与奕禩共永其传。”（冷庐杂

识卷七，六．５２２３）
然仅有此一脔肉，而无珍馔嘉肴以佐之，不可谓之盛席矣。 （履园丛话卷十二，四．３４９２）
诗中所云：“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浪迹丛谈卷八，五．４０４３）

（３）作后置定语：
　 　 有实在寒冷无衣者，则买旧棉衣一件与之，其价约三四百文为率，新者恐其当去。 （履园丛话

卷四，四．３３１３）
道光戊戌秋，嘉兴岳余三茂才鸿庆与其友数辈结鸳湖诗社……（冷庐杂识卷六，六．４９８５）

由于受笔记小说语体影响，数量结构作后置定语在清代笔记小说中出现频率较同期白话小说中要

高。 实际上，这是“名词＋数量”结构从古至今的继承和延续，这一结构直到现代汉语中仍有其生命力，
只不过与“数量＋名”结构相比，早已失去了主流地位。 与古代汉语中强调计数功能不同，这一结构在现

代汉语中所突显的信息焦点在于其所称量的名词。
５．作状语。
　 　 若必云三世相承然后可服其药，将祖、父二世行医，终无服其药者矣。 （浪迹丛谈卷八，五．
４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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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山安厅自禀，与船目议明，以原捆交工，八折收受，而船兵又以六分改捆抵交，仍要八折收受

各等语。 （啸亭杂录卷三，五．４４２８）
６．作补语。
　 　 若点到小炒肉，则我须忙得半日。 （归田琐记卷七，四．３８９４）

就其中看，略有良心者，不过付与儿孙享用几年，否则四分五裂，立时散去。 （履园丛话卷七，
四．３３７５）

回子王照三品伯克加一倍，准八千斤。 （竹叶亭杂记卷一，五．４７９４）
法用二药入新沙罐中，河水煎透，倾出澄清，温凉洗之，少顷又洗，每月止洗一日，须自早至晚洗

十余次。 （浪迹丛谈卷八，五．４０３１）
７．作同位语。
　 　 盖五福之中，康宁最难，一家数十口，长短不齐，岂无疾病？ 岂无事故？ （履园丛话卷七，四．
３３６５）
数量结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能充当定语、主语和状语。 到明代，数量结构的句法功能发展得已经

比较充分，可以出现在主、谓、宾、定、状、补的句法位置上。［１３］１１８－１２０在清代笔记小说中，名量词继承了前

代句法特征，同时发展出自己的特点，除了以定语为主要句法功能外，其他如“状语”“补语”的句法功能

也进一步增强，充当同位语的用例增加。
从上面对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词法特征和句法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清代名量词语法特征在形式

上体现出继承性，与明代的语法框架基本一致，各种语法构式相对成熟，符合语法在语言系统中相对语

音、词汇而言较为稳定的特点。 另一方面，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也始终处于不断发展渐变历程中，既有

的人为“复古”产生的迂回现象，也体现出了扬弃和发展的面貌。 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由于所处时代，
加之笔记小说文体特点，写作者多有崇古拟古倾向，客观和主观因素共同导致其残留了古汉语的一些语

法特征。 如：仍有“数＋名”结构，结构间没有量词这一中介，数词直接修饰名词；“名＋数量”结构比较多

见，旧的复合量词“员名”仍在使用，新的复合量词没有产生。 再者，清代笔记小说名量词体现了向现代

汉语成熟时期过渡的特点，数词“二”和名量词组合衰退没落，“名＋数量”结构虽式微，但所表达的语法

意义、语用功能、内部组合能力更接近现代汉语。 总体来看，清代名量词语法特征较前代发展得更加充

分，语法功能完备，虽然在具体组合或用法上有局部差异，能够搭配的量词还不够丰富，但现代汉语语法

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因此可以说，清代名量词语法特征与现代汉语名量词基本一致，为近代汉语向现代

汉语平稳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汉语量词从近代向现代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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